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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27日�是上海音乐学院成立
79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再过一年�到了2007年
的11月27日�就是我们亲爱的母校诞生八十
周年的大庆。为了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愿
意接受同学们的委托�试着讲一讲上音的校史。
上音80年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实在是太丰富
多彩了�我作为上音的后来小子�了解太少�理
解不深�岂敢瞎说八道。为此�我把讲题限定为
“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业十
年 ”�也就是集中讲一讲我们这个学校 “开天辟
地 ”的第一个十年－－－1927年到1937年。因
为这是我们上音最早一代先辈为我们的母校从

无到有地创下基业的十年�也是我们这个学校
从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教学作风�
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良传统的十年。

我的讲述将利用现在还能找得到的已经为

数不多的历史文献�包括当年的相关文论记载
和历史图片等等�辅之以尽可能准确和简要的
说明�以让大家能从历史文献的展示�来认识我
们的母校创业十年的历史面貌。
（一 ）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成立前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

　　我们祖国有长达8000余年的可考的音乐

文化发展历史�在音乐教育方面�自周秦以来�
也有不绝如缕的历史记载。而在1840年鸦片
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
化的全面侵略胁迫�中华民族面临着衰败灭亡
的可悲命运�也丧失了包括发展自己的民族音
乐文化的主动权。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我国
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一代先辈音乐家�很早就
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近现代化的音乐教育和建

立自己的音乐学校�以推动创造民族的新音乐
文化的主张。提出这样的理想主张并为之奋斗
终生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就是我们上音的主要
创办人－－－萧友梅博士。

1994年�为了在萧友梅的家乡－－－广东省
中山市石歧镇举行 “萧友梅博士诞辰 110周
年 ”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我写过一篇题
为《萧友梅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文章�认
为萧友梅是属于毛主席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
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他在1901～1920年的20
年间�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了钢琴、声乐、
理论、作曲、指挥等几乎所有的西方音乐专业学
科；而在他留学之初和整个学习过程中�却是从
攻读教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把音乐教育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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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学术研究的重心。可见�萧友梅很早就立
下了要从教育着手�来振兴和发展中国新的音
乐文化的宏图大愿。因此�当他于1920年学成
归国�开始他音乐生涯的第二个20年 （1920～
1940）的时候�便专心致志地投入了创建中国
新的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苦劳作。他先是在北京
进行了一系列办学活动�以时间为序：

1920年秋�接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
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讲
授乐理、和声与音乐史课程�并实际主持这一业
余音乐学校性质的新音乐社团。

1921年1月�萧友梅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在他提议下�该
校将音乐、体育分别设为独立的音乐、体操两
科�他任音乐科主任；以后该校更名为 “国立北
京女子师范大学 ”和 “国立女子大学 ”�音乐科
成为音乐系�始终由萧友梅为系主任。

1922年10月�在萧友梅提议下�在北大音
研会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
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而由萧友梅任教务主
任�实际主持该所�设立本科、师范科和专科
（选科 ）�实行学分制�并设有由萧友梅担任指
挥的小型管弦乐队�在校内外进行了一系列音
乐会演出。

1925年8月�原成立于1918年的 “北京美
术学校 ” （1919年更名为 “北京美术专门学
校 ” ）�复校并更名为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
校 ”�增设音乐系�聘萧友梅为主任。

以上都是由萧友梅主持的北大音研会、女
高师音乐科 （系 ）、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
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之
前�中国最早几所专业音乐教育和音乐师范教
育机构 （当时南北各地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类似
机构�在此从略 ）。但是�它们都还不是萧友梅
期望中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高等音乐学校。

以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而言�萧友梅在
1923年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写过一
篇题为《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的文章。

其中说到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 “西
名 ”是：“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Ｐｅ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直译即为 “北京大学音乐学
院 ”。因此�也有论者以为近代中国最早的音乐
学院�是诞生在北京�而并不是上海的国立音乐
院。但从萧友梅的文章可以知道�这一理应是
“北京大学音乐学院 ”的译名�并没有被当时北
大的决策机构 “评议会 ”所同意采用�他们中的
某些人以当时中国的学制没有在大学中设 “院 ”
的先例为由�而改以当时通行的 “传习所 ”为名。
萧友梅对此深为不满�却无可奈何�因为这里包
含着当时的学界还存在着对于音乐教育颇为不

屑所带来的阻难。而这也就使音乐传习所始终
未能招到本科的学生�从1920到1927年的6年
间�只毕业了8名师范科学生�在总共50人左右
的毕业生中�绝大部分为选习西洋弦乐器的专科
（选科 ）生�而且他们还不能作为具有北京大学
毕业生资格的学生�得到拟聘用单位的接受�因
为 “传习所 ”之名�常被误认为只是一种类似 “讲
习会 ”那样的临时机构。为此�萧友梅在那篇文
章里向北京大学校方提出的第一个希望�就是
“希望把‘音乐传习所’的名字改为‘音乐院’”�
可见�那还不是他期望中的真正的音乐学院。
（二 ） 国立音乐院的酝酿筹备和招生开校
萧友梅在北京办学不仅屡遭阻难�而且到

了1927年的6、7月间�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所
委派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其人�竟以 “音
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 ”为由�下令取消北
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国立学校的音乐

系、所设置。虽然经过萧友梅和他的办学伙伴
杨仲子先生等的极力抗争�后来勉强保住了女
大音乐系�但这一打击使萧友梅 “在北平办了
七年音乐科�受尽不少不快的刺激 ”�又增添了
更深的创伤。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1927年的7月�当
时的南京的国民政府将要成立�一直全力支持
萧友梅办学的蔡元培先生�已定将担任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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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的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萧友梅便 “决
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
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 ”。我们从有
关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这所音乐院从择定办
校的地方�到在大学院正式立项筹备和拨给经
费与招生开校�都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全力支持
下�经过萧友梅的奔忙操劳�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择定在上海设立音乐院。萧友梅于
1927年10月间发表了题为 《听过上海市政厅
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的文章：

其中说到�由于他南来上海后听到了上海
市政厅主办的的 “大乐音乐会 ”�也就是由当时
称为 “工部局管弦乐队 ”演奏的交响音乐会�深
感意外和兴奋�便决定向大学院提议：“要创办
一个音乐院�我更要主张设在上海 ”。这是由
于萧友梅认为：“学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
方可容易领略 （尤其学新音乐 ）”�而在上海不
仅有以上所说经常进行 “大乐音乐会 ”的条件�
而且还有 “每年西洋歌剧团来上海演唱者至少
有数星期之久 ”的 “这么多的领略音乐的机
会 ”。他便定下了把音乐院设在上海的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萧友梅的这个提议是多
么的明智和具有远见卓识！因为上海这个中国
开埠最早的城市�具有面向世界�吸纳与融合来
自各方面音乐文化的便捷广泛、得天独厚的条
件�而且容易邀集到高水平的音乐师资�从而为
我们的学校择定了得以在数十年中安身立命和

成长壮大的可靠基地。
由于择定立校地点的正确�国立音乐院从

立案筹备到招生开校�进展得颇为迅速。以下
是从《申报》和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对于国
立音乐院成立经过的记载：

这些历史文献记录了我们这所学校从无到

有的创立过程�尤其是由吴伯超先生记录下来的
于1927年11月27日举行的国立音乐院开院礼�
其中记下了我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当时被委
为教务主任的萧友梅先生、以及全力支持国立音
乐院成立的大学院秘书长金湘帆 （金曾澄 ）先

生、大学院教育行政处长杨杏佛和萧友梅的同乡
挚友与作歌办学的长期合作伙伴、国立音乐院的
国文诗歌教授易韦斋先生等在开院礼上的致词

和演讲�他们所说的国立音乐院创立艰难的过
程�和期望国立音乐院的 “后人 ”能够 “勇猛精
进�日新不已 ”�而使音乐院 “一面介绍西方音乐�
一面发扬国乐�务期达到贯通中西之目的 ”�以立
足于世界先进音乐文化之林�我以为是值得我们
上音的后来学子们经常记取的。

（三 ） 国立音乐院开校初的组织状况
据上引《国立音乐院成立记》所记萧友梅

报告筹备经过：国立音乐院于1927年10月初
旬大学院成立时决定开办�当时暑期已过�而财
政部还未拨来开办经费�后经杨杏佛极力争取�
方从财政部争来少许款项�便于10月26日草
拟招生简章登报招生�于11月1日起报名�10
日至12日入学考试；在上海考生考毕�并于11
月16日开始上课时�又收到外埠要求补考的好
几封信�便允准他们在11月21、22两天内补
考�而于11月24日全校开始上课�11月27日
补行国立音乐院的开学礼。这就是我们学校定
每年的11月27日为校庆纪念日的来由。

图1　国改社 《音乐杂志》第1卷第2期
（1928年2月 ）“国立音乐院始业摄影 ”

学校第一次录取的学生�包括预科、专修科
和选科的学生共23人�教师职工的人数也很
少�从以上展示的国立音乐院始业摄影细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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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6人；这可能是包括来宾在内的教职工的合
影；即使是加上第一届入学的学生�也还不满
50人。而萧友梅却以1823年伦敦皇家音乐院
成立的时候也 “只有20个学生�过了80年�学
生增加至500以上 ”�以此表示 “我们不怕今天
同学少�但我们同事同学大家努力�那么不到十
年就可以有500以上的同学了 ”。

明年就是我们学校的80年了�萧友梅那时
的希望�已经大为超越地实现了。

尽管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初规模很小�却从
一开始便立下了正式的组织条例：

图2　 《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2期
（1927年11月27日 ）：《国立音乐院

组织条例》（原文影印件 ）
从中可以看到�国立音乐院被确定为 “国

立最高之音乐教育机关 ”�“直辖于大学院 ”�并
由大学院院长即蔡元培先生 “兼任本院院长�
总理全院院务 ”。在院长之下�由教务、事务两
处管理全院教务事务�由院长聘任的萧友梅为
教务处主任�“总理全院教务 ”；全院 “分理论作
曲、钢琴、小提琴及声乐四系；各系设系主任一
人�由教授或副教授兼任�专管本系课程及教
务 ”；全院教员则 “设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及导师若干人�分任各项课程 ”。依此来看�当
时国立音乐院已基本确定了相当于西方单科高

等音乐学校的办学体制。
从1928年6月出版的 《音乐院院刊》第一

号上�可以看到成立之初的各门课程的教师是：
萧友梅　　　 （教授 ）　 授和声、作曲、音乐领略法
易韦斋 （教授 ） 授国文、诗歌、词曲
杜庭修 （副教授 ） 授合唱、国音、体育
王瑞娴 （副教授 ） 授钢琴
李恩科 （讲师 ） 授英文、钢琴
朱　英 （讲师 ） 授琵琶、笛
方于 （讲师 ） 授法文

吕维钿夫人 （讲师 ） 授钢琴

陈承弼 （讲师 ） 授小提琴

雷通群 （讲师 ） 授西洋文化史

安多保 （讲师 ） 授小提琴

历士特奇 （讲师 ） 授小提琴

马尔切夫 （讲师 ） 授练声

吴伯超 （助教 ） 授钢琴、二胡
潘韵若 （助教 ） 授钢琴

梁韵 （助教 ） 授钢琴、兼女生指导
俞蓉成、梁庶华为庶务员
图3　 《音乐院院刊》第1号所载：教师任课名录
其中载有全院教职员共18人�包括教授、副

教授各2人、讲师9人、助教3人�其中外籍教师
4人�人数不多�而且应该说总体水准还不是很
高�远未达到萧友梅所期望的水平。但从所定职
称来看�已体现了萧友梅从严择师和决不滥给高
级职称的意向�同时�也为其后的办学�在充实提
高教师阵营方面�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四 ） 萧友梅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和
正式院长年间的建树

　　国立音乐院开院后�于1928年2月6日新
学期开学时�两届入学的学生已达56名。这
时�蔡元培因大学院事繁�已于1927年底请辞
国立音乐院兼任院长职�而委托萧友梅为代理
院长。至1928年的9月�便由国民政府大学院
正式聘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院长。尽管萧友梅
谦不受命�院长一席一直虚悬在那里�而重在实
做的萧友梅�在此期间已经在学校的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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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建树�如：

新聘当时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首席、意大
利小提琴家法利国 （Ａ．Ｆｏａ�一译富华�米兰音
乐院毕业 ）和大提琴首席、俄罗斯大提琴家佘
夫磋甫 （Ｊ．Ｓｈｅｖｔｚｏｆｆ�彼得堡音乐院毕业 ）为小
提琴、大提琴讲师。从此�萧友梅坚持不懈地为
罗致高水平的中外音乐师资和其他各科教师�
作了艰巨的努力 （以下还要讲到 ）。

在1928年至1929年8月前�国立音乐院
又招收一届学生。至1928年9月萧友梅被委
为院长时�学生名额已增至80名�其中包括后
来知名于中国乐坛的洪潘、蒋风之、熊乐忱、郑
志 （沙梅 ）、戴粹伦、冼星海、张恩袭 （张曙 ）、李
献敏、陈振铎、劳景贤、陈又新、丁善德、王睿恩
（沛纶 ）等人。
自1928年5月12日举行国立音乐院开校

后的第一次演奏会和1928年11月26、27日举
行开校一周年的师生音乐会后�便建立起了规
范的学生与教师的音乐会演出制度。

1928年6月�编辑出版 《音乐院院刊》�至
1929年9月�共出三号�除刊登蔡元培的 “发刊
词 ”和萧友梅的《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章之
外�其第三号全为师生的文论和诗歌、随笔等作
品�其中�“文论 ”栏刊出冼星海的 “随笔之三 ”
《普遍的音乐》。以后�编刊音乐期刊成为学校
坚持不断的一项音乐建设事业。

1929年5月3日�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在济
南残杀中国军民的 “五·三惨案 ”�国立音乐院
师生群情激愤�萧友梅率全院师生以创作爱国
歌曲声援人民爱国运动�将包括萧友梅所创作
的《国难歌》、《国民革命歌》和 《国耻》在内的
11首爱国歌曲�编成 《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
与国耻》�并在国乐改进社 《音乐杂志》上转载
发表�以广传播。从此�以音乐创作参与和声援
人民爱国民主斗争�便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国立音乐院在开校后
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已经初具规模和扩大
了影响。

（五 ） 1929年暑期的学潮事件和国立音乐
院被 “降格 ”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发生在1929年7～8月暑期的国立音乐院
学潮事件�历来有各不相同的说法�特别是在关
于冼星海生平的叙说中�有所谓冼积极参加了
国立音乐院进步学生反对反动校方的学潮�以
致被开除出校的说法；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这要从国立音乐院成立后的居无定所和屡

迁校址说起。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给
国立音乐院以足够的办学经费�少得可怜的一
点经费还常常拖欠不拨。这就使学校在并无自
己校舍的情况下�不得不租赁校舍和学生寄宿
的地方�又因租金不敷而常常搬家。在国立音
乐院成立后的两年间�学校就从开校时租赁的
环龙路 （今重庆南路 ）陶尔斐斯路 （今南昌路东
段 ）56号�于1928年初迁至霞飞路 （今淮海中
路 ）1090～1092号；又于1928年8月�再迁至毕
勋路 （今汾阳路 ）19号�同时在辣斐德路 （今复
兴中路 ）1325号桃园村另租房屋�为男女生宿
舍。后来学校也三天两头地租房搬家�以致使
萧友梅常以 “学校搬家是家常便饭 ”来自嘲和
安慰不胜其烦的师生；而这也成为触发1929年
暑期学潮的一个主要原因。

据当时学潮主要参与者之一�国立音乐院
首届入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军乐专家�南京艺
术学院音乐系的资深教授洪潘先生�于1985年
发表在《南艺学报》的《关于上海国立音乐院学
潮事件及其他》一文�以及1929年之前就受他
的大哥廖尚果 （青主 ）之托�充当其与同乡挚友
和留德同学萧友梅之间的 “信使 ”�后来又正式
到音专图书馆工作和担任学校 “文牍 ” （实为萧
友梅校长的秘书 ）的廖辅叔教授�于1993年所
著《萧友梅传》一书中 “一段终身遗憾的变故 ”
一节的叙述：
　　学潮之起�是在1929年暑期前夕�学校有
些家在外地的穷学生�和因当时军阀混战邮路
受阻而收不到家庭经济接济的学生�打算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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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廖辅叔 《萧友梅传》（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
封面及 “六、一段终身遗憾的变故 ” （影印件 ）

图4－1　 《南艺学报》1985年第2期：
洪潘 《关于上海国立音乐院学潮事件及其他》

留宿在校�并继续使用学校钢琴练琴；而由于学
校是租赁的校舍�暑期长达两个月以上�房租、
水电等开支不小�便决定暑期留校学生每人交
纳8元杂费。这对这些本就窘迫的学生来说是
不小的数目�他们便提出要求减免或缓交。本
来�这样的事情不难协商解决。却不料此时南
京政府已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蔡元培先生不再
担任大学院与国立音乐院院长�而且教育部公
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传出了要将音乐院
“降格 ”为专科学校的消息�师生的情绪更添一
层波动。在人心惶惶和萧友梅也因不同意 “降

格 ”而生退意的情况下�有人就想借机把办学
刚正不阿的萧友梅赶下台�挑动对暑期交费和
学校停水停电封琴房等不当措施不满的学生�
到南京去 “请愿 ”�告萧友梅�并组织所谓 “护校
会 ” （类似接管学校 ）�这就形成了抗交暑期宿
费、反对学校 “降格 ”同 “倒萧 ”相联系的学潮。
据洪潘先生文章的记述�先后参与这次学潮的
学生�有：洪潘、蒋风之、刘蔚樵、唐畹秋、肖景
樱、陈振铎、冼星海、李俊昌、张之宋、魏沃、熊乐
忱、王笥香、陈学慧、张恩袭 （张曙 ）、段时叙、劳
景贤、古宪嘉等十数人�此外还有王瑞娴、方于
等教师支持闹学潮的学生。其中既有因留宿学
校交不起8元杂费而参与学潮的�也有当时并
不住校�或在交费上并无困难�只是出于不平和
声援同学而参与学潮的。冼星海就属于后一种
学生�他是北平艺专音乐系转来国立音乐院的
学生�因与萧友梅有同乡之谊和原来就是师生
关系�因此得到萧友梅给予他半工半读的照顾；
又由于他在这时参与了田汉的 “南国社 ”的活
动�同他的母亲住在田汉所办 “南国艺术学院 ”
所租用的房子里�本来与此事无关；但他出于对
学校举措的不满和打抱不平�便起来声援同学�
常让带头闹学潮的同学�在他居住的地方开会
商量�怎样对付萧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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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潮一直闹到南京政府教育部派来调

查组�最后决定国立音乐院停办和派员接受；又
按照正式公布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另立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并说服称病辞职的萧友梅�接受
担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命。国立音乐
院停办了�学潮当然也就闹不下去了。而在国
立音乐专科学校开校时�原来参与过和声援过
学潮的一些学生和教师�便没有接到音专入学
和任职的通知�也就在无形中被开除出了学校。

从上述可知：这次学潮并不是因为政治问
题引起的�也没有 “反动校长迫害进步学生 ”的
情节�参与的学生不多�规模也很小。而对于参
与学潮的学生和萧友梅来说�却都造成了很深
的伤害。洪潘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除了实事求是
地说明了他所经历的事情真相�还是愤愤不平
地称萧友梅是 “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音乐教育
家 ”；而萧友梅则把这一段经历作为他办学以
来 “终身遗憾的变故 ”。

因学潮事件和音乐院 “降格 ”而心力交瘁�以
致积劳郁闷成疾�不得不到莫干山养病的萧友梅�
在这时写了十余首述怀的诗�其中两首的手迹：

图5－1　萧友梅：莫干山歌 （其二 ）手迹
　　 “莫干山歌 （其二 ）”：
　　我爱莫干山之泉�又爱莫干山之云�

泉水清且冽�可以清吾血；
云海大而深�可以警吾心。
吁嗟夫！世途渺难测�
亦如莫干山之泉与云�

处世无警惕�不如归隐于山林！

图5－2　萧友梅：诗二首 （其二 ）手迹
诗二首 （其二 ）：
我为音乐心力尽�中途宁愿一牺牲？
从容未必无时会�应逐诸公再力争。
从中可以触摸到这时萧友梅的心情�既因

此次的伤害而生 “退隐于山林 ”之心；而又不甘
于就此放弃已 “尽心力 ”的音乐�正重鼓着 “应
逐诸公 ”－－－他的志同道合者－－－ “再力争 ”的
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可敬的意志坚强
的音乐教育家�并没有因这次挫折而就此隐退�
而是如廖辅叔教授 《萧友梅传》所说�是在 “挫
折后的奋起 ”中�为我们学校和中国的音乐教
育�创造出了更为辉煌的业绩。

（六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艰难困苦中
勇猛精进、日新不已的八年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的8年－－－1929
年10月到1937年10月�并延续到1940年12
月31日萧友梅谢世�是在连续遭受 1931年
“九·一八 ”事变、1932年 “一·二八 ”事变、
1937年 “七·七 ”事变和 “八·一三 ”事变�中
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面临亡国灭种
的危险；而又因国民政府当局并不真正重视音
乐教育�常常克扣、拖欠办学经费�以致使学校
举步维艰�处在朝不保夕的条件下�勉力维持着
办学的。在这样的危难情势下�依靠校长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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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和全校师生员工毫不动摇的艰苦努力�把学
校建设成为了具有足够的教学水平�培养出一
大批高水准的音乐专门人才�创造出了累累的
音乐成果�并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所真正
的高等音乐学府。举其要者：

在国立音专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师

资和其他各科教师�形成了在当时中国来说最
强的专业音乐教学力量。萧友梅深深懂得办学
成败的关键是教师�想方设法聘请最好的教师
来任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于 1929年 10
月�聘请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黄自�先来音专兼
课�翌年即聘黄自为音专理论作曲组专任教员
（相当于教授 ）�并担任教务主任。
黄自不仅担负起了音专几乎所有的理论作

曲课程、全校的音乐欣赏与音乐史课程�而且作
为教务主任�挑起了主持音专教务的重担�成为
萧友梅最为得力的办学合作者�把音专的整体
教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其他一些陆续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知名音乐

家�也由萧友梅聘来音专任教�如：
周淑安 （留美声乐家、作曲家、指挥家�1929年

10月被聘任音专声乐组主任 ）
吴伯超 （原在国立音乐院任教�1931年赴比利

时留学�1935年7月学成归国后�受聘任音专钢琴与
理论作曲专任教员 ）

李惟宁 （曾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后赴法国、
奥国留学�1934年秋归国�先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
系任教�1935年秋被聘任音专理论作曲组主任 ）

应尚能 （留美声乐家�1930年学成归国�受聘任
教于音专�担任声乐、合唱与视唱、听写等课程 ）

陈洪 （留法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原
为私立广州音乐院代院长�1937年8月被聘为音专
教务主任�并接手黄自的原任课程�协助萧友梅支撑
其在上海 “孤岛 ”艰难办学 ）

赵梅伯 （留学比利时�并在欧美巡回演出的中国杰
出声乐家�1936年秋归国后�受聘为音专声乐组主任 ）

在国乐方面和音乐以外别的学科�也都力

聘高水平的教师任教�除了前已提到词学大师
易韦斋先生担任国文、诗歌、词曲教授外�最为
著名的是：

朱英 （为平湖派琵琶大师�自国立音乐院开校以
来即受聘任教�后为音专国乐组主任�教授出诸多琵
琶演奏家 ）

龙沐勋 （榆生 ）（为词学大师�1928年秋�继易韦
斋之后�受聘任国立音乐院和音专国文、诗歌、词曲
教员�后为相等于教授的专任教员 ）

当时在上海的外籍音乐家�或来沪演出逗留
的外籍音乐家�只要是音专教学所需而又具有真
才实学的�也由萧友梅千方百计地聘来任教。除
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法利国 （富华 ）和佘夫磋甫�
后来分别被聘为音专小提琴和大提琴组主任外�
当时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各声部首席演奏员�几乎
都被聘来音专任教。而最为著名的是：

鲍里斯·查哈罗夫 （Ｂ．Ｚａｋｈａｒｏｆｆ） （俄罗斯著名
钢琴家�原为圣彼得堡音乐院资深钢琴教授�1929
年来沪演出并逗留�经过萧友梅 “三顾茅庐 ”式的再
三诚恳求聘�以高于他校长的薪金�聘其为音专钢琴
组主任�教授出一大批中国钢琴家�后终老于上海 ）

苏石林 （Ｖ．Ｓｈｕｓｈｌｉｎ）（俄罗斯籍男低音歌唱家�
后入苏联籍�1930年9月被聘为音专声乐专任教员�
教授出一大批中国声乐家 ）

有了这许多高水平的师资�音专就能在被
“降格 ”为中等专科学校的情况下�维持着高过
于中专和相等于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水平�并
力求不断地提升教学水准。

为了力求以中等专科学校的 “牌子 ”�办成
高等音乐学府�萧友梅、黄自和音专的同事们在
制订音专的学制、专业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也
下了许多功夫�在不断摸索实验的基础上�经过
多次的反复修订�终于形成了较为完备可行的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织大纲：

按照不断变迁而最终肯定下来的音专组织

大纲�确定了 “以教授音乐理论技术�养成音乐
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为宗旨 ”�设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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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科和研究班�并附设师范科与选科�并成
立了相等于系的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
器、声乐和国乐等组�从而形成了两科一班五组
及附设师范科与选科的专业设置较为完备的体

制�并根据各专业设置的不同情况实施较为灵
活的学分制教学制度�各学科和由各专业的专
任教员为主导的教学内容�则在实行分为高、
中、低级的同时�根据导师的水准和学生的基础
与学习状况�实行有一定弹性的灵活管理。这
样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教学制度�既坚持了专业
音乐教学向国际先进水准看齐的高标准�又合
乎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的做法至今仍被
沿用�或具有借鉴的意义。

音专在坚持以应有水准和经过严格考核录

取入学学生的同时�也从为社会培养更多音乐
人才和尤重于普及音乐的长远考虑出发�实施
了一些灵活的选拔学生的制度�其中最有意义
的是：1935年9月�根据萧友梅的提议�为普及
音乐教育�采取由各省保送的办法�向各偏远省
区招生�在得到教育部首肯并向各省区发文之
后�在这一年就有来自于陕西、甘肃、广西、山东
等地的学生�经保送和考核合格后�来到音专攻
读。其中�来自于广西的陈传熙先生就说：由于
这一年 “设在上海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在桂招生�并给考取第一名的学生
享受官费待遇 ”�他这个当时还只是音乐爱好
者而求学无门的偏远地区的学生�才得以进入
音专深造�“从此走上了音乐工作的道路 ”。

音专为普及音乐�还以组织音乐社团、出刊
音乐期刊和音乐书谱�以及进行音乐演出与音
乐广播等方式�既使师生经常得到艺术实践和
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实现教学相长的目
标�又向社会传播普及了音乐和相关知识�扩大
了音专的影响。以音专开校后的时间为序：

1929年11月�接续国立音乐院 “停办 ”后
已停刊的《音乐院院刊》�编刊 《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校刊》�在出刊两期后更名为《音》�先后由
黎青 （青主 ）、胡祖植、廖辅叔、何达安主编�除

刊登与音专相关的教育部指令和校务、教务的
通告等公文外�还发表一些学术文章和师生诗
歌、随笔等作品。因种种原因�此刊出版日益艰
难而常延期�或若干期合刊出版�自1929年11
月出第一号起�至1937年7月间出合刊的第64
期�以后未见再出刊。

1930年4月�由萧友梅、周淑安、黄自、易
韦斋、朱英、吴伯超等发起成立 “乐艺社 ”�进行
音乐演奏、演讲、出版、研究等活动�并公开征求
新作歌词和民间歌谣�编辑出版 《乐艺》季刊�
由青主主编�从1930年4月创刊�至1931年7
月停刊�共出6号。

1929年12月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编辑出版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 ”的合同�于1930年9
月开始出版。萧友梅、黄自、青主、周淑安、应尚
能、李惟宁的一些创作曲集和青主的 《乐话》与
《诗琴响了》（诗集 ）�以及音专多位教师所编一
些音乐教材性质的书谱�都作为这一 “丛书 ”陆
续出版�至1937年10月�共出27种。

1931年3月�由萧友梅、龙沐勋 （榆生 ）、青主、
傅东华、胡怀琛等发起成立 “歌社 ”�倡导写作新体
歌词�作为谱写新歌曲之用�从而在音专师生中和
社会上带动起了探讨和写作新歌词的风气。音专
的《音》等刊物刊出了师生们不少歌词新作。

1933年3月�由萧友梅、黄自等发起成立
“音乐艺文社 ”�推举蔡元培、叶遐庵 （恭绰 ）为
正副社长�由沈仲俊、龙沐勋、韦瀚章和学生丁
善德、陈又新等24人为社员�进行了组织音乐
演出和学术研讨、编辑出版等活动�编刊由黄
自、萧友梅、易韦斋主编的 《音乐杂志》季刊�自
1934年1月创刊�至该年11月止�共出四期。

1934年1月�组织音乐教育播音委员会�
由应尚能、黄自分任演出部与编辑部主任�受市
教育局之邀�在中西电台开设每周播送中西音
乐节目一次的音乐广播�由黄自为主编�在 《新
夜报》上辟《音乐专刊》（第4期后改称《音乐周
刊》）�以配合每周一次的音乐播音�并刊登音
乐文论和传播音乐知识的文章�自1934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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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至1936年1月16日�共出五十七期。

1934年11月�来到上海的俄罗斯钢琴家、
作曲家车列普宁 （ＡｌｅｘｅｎｄｒｅＴｃｈｅｒｐｎｅｎｅ�后用中
文名齐尔品 ）�委托国立音专举办 “征求有中国

风味之钢琴曲 ”创作比赛�在车氏及萧友梅、黄
自、查哈罗夫、欧萨可夫等为 “审查委员 ”评选
下�评出贺绿汀的 《牧童短笛》为头奖�俞便民
的《ｃ小调变体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陈

图6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 ”一览
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为二奖和贺
绿汀的《摇篮曲》为名誉二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11月�音专编刊发行《音乐月刊》�
由陈洪主编�自1937年11月创刊�至1938年2
月�共出四期。

1939年6月�在上海已成 “孤岛 ”�音专在
日本侵略者威胁下�陷于不能正常办学和畅所
欲言的困难境地�而仍千方百计地编刊了 《林
钟》不定期刊�发表了萧友梅的 《复兴国乐我
见》等重要文章�仅出一期而未能再刊。

前面已经说到�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
都建立和坚持了与教学相辅相成的音乐演出制

度。据不完全统计�音专自1930年5月26日
举行它的第一届学生音乐会起�到 1937年
“七·七 ”事变之前�已举行了53届学生会�其
他如教师音乐会、毕业音乐会和邀请中外音乐
家来音专举行的音乐会等�都未计在内。其中
最为重要和影响较大的音乐会有：

音乐艺文社于1933年4月�组织音专师生
赴杭州西湖礼堂举行 “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 ”�
黄自主持并上台讲解包括他所作 《抗敌歌》与
《旗正飘飘》等演出曲目�应尚能声泪俱下地演
出自作艺术歌曲《吊吴淞》�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抗日爱国激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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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应教育部举办的全国美术展

览会之邀�音专全校师生赴南京国民大会堂和
金陵大学礼堂举行音乐会�由学生演出的包括
音专教师们创作的乐曲和中外籍教师演出的两

部分节目�显示了音专的教学水准和师生表演
的艺术魅力�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
音专�虽然已经失去了举行经常音乐会的条件�
但仍以宣传救亡和进行慰问演出等方式�坚持
音乐演出。

如果说�以上所述�是属于音专的教学、学
术研究、创作、演出与出版等方面的 “软件建
设 ”的成果�那么�音专在校舍与教学设备等的
“硬件建设 ”方面�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
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尤其是为了根本改变
居无定所�只能靠租赁校舍办学的状况�萧友梅
与音专同仁于1931年2月�决定成立 “校舍筹
备委员会 ”�以向社会各方筹募捐款资金的方
式�并千方百计地争取教育部的建筑校舍拨款�
终于在1935年2月�开始了在上海市政府所拨
江湾市京路的16亩地上�开始了音专校舍的建
设�于1935年10月21日落成后�在新校舍举
行了音专1935年学年第一学期的开学典礼。

这是一处按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已是相
当宏伟的建筑�在校舍主体楼的大门西侧�是两
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从
广场进入主楼�大礼堂、合奏厅、图书馆、课室、
办公室和宿舍等�都相当宽敞�同之前在租界租
来校舍和到处搬家相比�的确是 “鸟枪换炮 ”
了。萧友梅和音专师生都为了却了大家的心
愿�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办学与攻读的根据地
而兴奋不已。可惜的是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
多久。1935年10月21日在新校舍开学不久�
到了1937年的7月7日�就爆发了卢沟桥事
变；紧接着在8月13日前夕�上海就响起了日
本侵略者飞机大炮的轰鸣声。在日本鬼子炸弹
炮火威胁下的音专师生�不得不于8月9日至
10日�从江湾新校舍仓惶逃难到市区徐家汇的

852号临时校舍�后来又几处觅房�在法租界的
马斯南路 （今思南路 ）58号、高恩路 （今高安
路 ）的432号�西爱咸斯路 （今永嘉路 ）的418
弄2号和麦脱赫斯路 （今泰安路 ）的227弄8
号�租到了分散上课、办公与学生寄宿的暂栖之
地。新校舍的 “甜蜜 ”还不足两年�便又回到了
居无定所、到处搬家的窘境。

屡遭侵略者炮火劫难和饱尝民族危亡之苦

的音专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意识
是必然的。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从萧友
梅、黄自到全院许多师生�都始终站在抗日救亡
的爱国运动前列。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刚
刚发生�黄自便创作了合唱曲 《抗日歌》（后被
迫更名为 《抗敌歌》）�并与萧友梅等发动音专
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组成宣传队�走出校
门歌唱爱国歌曲宣传救亡和为东北义勇军募

捐。音专同学中很快组成了抗日救国会�许多
人先后投入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萧友梅在他
的留德同学、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
麿 （ｍｏ�音磨 ）之弟－－－近卫秀麿来访时�关照
对方勿以日语向音专同学发表演讲�而改以德
语和由他翻译�并坚决拒绝近卫秀麿以钢琴赠
予音专的表示。而音专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刘雪
庵�代表音专师生�在近卫秀麿演讲时�当场起
而责问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更是传为美谈。
　　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精神�而又在音乐专
业上具备扎实功底和精深造诣的毕业生�是音
专艰难办学的主要成果。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
音专�至1937年6月已举行五届学生毕业典
礼；因故未能修毕而肆业的学生则难以统计。
萧友梅于1937年7月�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
编《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所写《十年来的中国音
乐研究》一文�列出了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
音乐专门人才毕业成材和留学欧美者的名单：
　　其中�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者最多。
当然�这还不是统计精确的名单�但已经可以看
到国立音专办学的巨大业绩。在此�展示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员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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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萧友梅 《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一文 “一、音乐专门人才 ”一节印件

图8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员工合影
以见当年的历史原貌。

最后说一下我们学校的主要创办人萧友梅

博士－－－到死为止还是为学生操心的感天动地
的事迹：

为风雨飘摇中的音专操尽了心的萧友梅�
在经历了新建校舍陷于日军炮火和办学的主要

合作者黄自先生突然因伤寒病亡故的巨大打击

之后�到了1938年的秋季开学时�已是只能带
着沉重的病体来校视事；而他在此时还为音专
学生开设了 “朗诵法 ” （汉语音韵学 ）和 “旧乐沿
革 ” （中国古代音乐史 ）两门新课�以随编随讲
的方式�编成和刻印了两课的系统讲稿与教材。
到了1940年入秋以后�他的病体日重而只得请
假休息�依靠给主持校务、教务的陈洪先生送字
条�来关照如何处理诸事的他的意见。直到
1940年的12月23日�他最后一次到校视事后�
便不得不进入一所比较廉价的小医院－－－体仁

医院 （那里正好是曾被租用为音专校舍的辣斐
德路－－－今复兴中路的1325号 ）。躺在病床上
的萧友梅�仍挂心着学校。12月28日�音专教
务主任陈洪先生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记着学
校即将举行考试�眼看天气一天天寒冷�而学校
琴房的门户是漏风的�便关照陈洪�要裁一些硬
纸条把门缝密封起来�避免寒风的侵袭�以保护
学生的双手。据萧友梅的夫人说�这是萧友梅
最后的遗言�从那时起�直到12月31日他临
终�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位在艰难困苦中�
仍坚持着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地办学的可敬的
音乐教育家�就这样到死为止�还是在为他心爱
的学生们操心。我们上音的学子们�决不能忘
记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心血啊！

陈聆群于2006年11月1日至5日
受同学们之托赶写

【注】本文是作者原来在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研究生艺术节上所作的专题报告�在现场讲述时配合于展示一
些历史文献图片。本刊发表时限于篇幅�省略了绝大多数图片。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ＭＵＳＩＣ Ｎｏ．3�2007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ｔｈｅ80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
（1927～2007）

ＭｙＯｌｄ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Ｉｔｓ80Ｙ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ｎｇｓｈｉｓｕｏｙｉ– ｊｊｊｉｎｉａｎｍｕ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ｌｉ80ｚｈｏｕ-
ｎｉａｎ）／ＳＡＮＧＴｏｎｇ（7）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ＮｅｖｅｒＣａｓｔＡｓｉｄ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ｇｕｏｌｉｙｉｎｙｕｅｙｕａｎｈｅｇｕｏｌｉｙｉｎｚｈｕａｎ
ｍｅｉｙｏｕｐａｏｑｉｃｈｕａｎｔｏｎｇ）／ＱＩＡＮＲｅｎｋａｎｇ（12）
Ｔ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ｎʾ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ｎｔ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ｈｕｉｙｉＴ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ｘ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ｈｏｕｄｅｄｕｉｗｅｉｋｅｊｉｙａｏ）／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ｚｈｉ（14）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ʾ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ｂｅｆｏｒｅ1949： 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ｊｉｅｆａｎｇｑｉａｎ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ｙｕｅｘｕｅｙｕａｎｌｉｌｕｎｚｕｏｑｕｚｈｕａｎｙｅｄｅｌｉｓｈｉｈｕｉｇｕ）／ＳＡＮＧ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ｚｈｉ�ＹＥＳｉｍｉｎ
（24）
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20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ｏｓｅｏｌ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ｏｇｒｅａ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ʾｓｍｕ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ｂｙ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ｓＩｗａ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ｗｏｓｕｏｊｉｎｇｌｉｄｅｍｉｎｚｕｙｉｎｙｕｅｙａｎｊｉｕｓｈｉ）／
ＧＡＯＨｏｕｙｏｎｇ（40）
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ｃｏｎｇｇｕｏｌｉｙｉｎｙｕｅｙｕａｎｄａｏｇｕｏｌｉｙｉｎｙｕｅｚｈｕａｎｋｅ
ｘｕｅｘｉａｏｄｅ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ｓｈｉｎｉａｎ）／ＣＨＥＮＬｉｎｇｑｕｎ（46）
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ｎａｒｒａｔｅｓｃｏｎｃｉｓｅｌｙ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
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ＭｙＭｅｎｔｏｒＰｒ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ｉｂａｉ（ｚｈｕｉｎｉａｎｅｎｓｈｉＳｈｅｎＺｈｉｂａｉｘ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ＵＪｉａｎ（58）
ＤｅｎｇＥｒｊｉｎｇʾ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Ｍｕ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ｏｒʾｓＮｏｔｅｓ（＜ＤｅｎｇＥｒｊｉｎｇｚｕｏｐｉｎｗｅｎｌｕｎｘｕａｎ＞ｂｉ-
ａｎｊｉｓｈｕｏｍｉｎｇ）／ＤＡＩＰｅｎｇｈａｉ（62）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ｕｚｈｏｕｙｉｎｙｕｅｘｕｅｙｕａｎ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ｉｎｙｕｅｘｕｅｙｕａ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ｚｈｉ（65）
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ａｃｋｌｅ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
ｈａｌｆ-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ｉｎｉｔｓ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


